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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基于青藏高原鼠疫自然疫源地，探讨了人类、动物与环境的复杂互动，并以“同一健康”
（One Health）理念为框架，系统分析鼠疫的传播模式及其生态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导

致的环境破坏通过影响宿主动物与媒介跳蚤的分布，重塑鼠疫流行的空间格局。基于此，研究借鉴“同一健

康”理念，强调人类、动物和生态环境健康的不可分割性，倡导通过跨学科合作，结合生态监测、公共卫生和

兽医学等领域，提出加强鼠疫的监测与预警、优化生态环境管理、提升公共教育与社区参与等综合防控策

略，为有效应对鼠疫的传播风险提供新的视角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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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natural  foci  of  plague  on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explores  the  intricat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s,  animals,  and  the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One  Health"  concep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ransmission patterns of plague and its ecological drivers.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at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driven by human activities are reshaping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plague outbreaks
by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host  animals  and  fleas  (vectors).  Building  on  the  "One  Health"  concept,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inseparabl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anim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advocating  for  inter-
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By  integrating  ecological  monitoring,  public  health,  and  veterinary  sciences,  it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strategies,  including  enhancing  plagu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s,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boosting  public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These  strategies  offer  new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for addressing the risks of plague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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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作为高度致死且具强烈传播性的传染

病，主要由鼠类及其寄生的跳蚤携带的鼠疫杆菌

（Yersinia pestis）引发，其是否会因为受到全球气

候变化的影响再度流行一直是近年来关注的焦

点[1]。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
以下简称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是我国 12个鼠疫

自然疫源地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鼠疫疫情最

活跃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2–3]。人类在该地区的频

繁活动，如畜牧、旅游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人

与染疫动物接触的机会，进一步加剧了鼠疫的传

播风险。此外，气温、降水等环境变量不仅直接

影响鼠类栖息地和跳蚤的分布，并间接推动了鼠

疫疫情的暴发。

现实直指今天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法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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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近年来，“同一健康”（One
Health）的概念逐渐被广泛接受并应用于公共卫

生和生态学领域。本研究旨在通过对青藏高原鼠

疫自然疫源地的研究，探讨人与动物以及环境之

间的互动关系，并从“同一健康”的视角分析鼠疫

的生态传播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期更全面地掌

握该病的复杂性，提出综合防控策略。

 1   “同一健康”理念概述

面对复杂的全球变化模式，众多传染病和公

共卫生问题（如鼠疫、禽流感、新冠病毒和埃博拉

病毒等）都是人类、动物与生态系统复杂互动的

结果。作为一种综合性理念，“同一健康”倡导通

过多学科合作，全面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

在应对人兽共患病时 [4]。2004年，在美国举行的

“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

“One World, One Health”（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的

倡议框架[5]。强调人类健康与生态系统健康紧密

相关，以及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对新发传染病的

发生和流行的重要影响。该理念的核心在于跨学

科的协作与交流，推动医学、兽医学、生态学、公

共卫生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专家的合作与知识共

享，通过打破彼此的专业桎梏，积极主动开展共

同合作与交流，以全面理解和解决健康问题 [6]。

此外，理念强调预防为主，通过跨学科的监测与

预警机制，早期发现并控制疾病传播，从而有效

降低公共卫生风险 [7]。同时，系统思维从整体角

度看待健康问题，认为环境变化（如气候变化、土

地利用变化）会影响动物和人类的健康[8]。

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
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等

国际权威机构一致认可“同一健康”理念，并将其

视为提升人类、动物与生态环境健康水平的关键

策略 [9]。该理念已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

传染病方面，通过综合监测人类、动物和环境中

的疾病数据，可以更早发现并控制潜在的传染病

暴发 [10]。如 2009年瑞士建立了弯曲杆菌缓解系

统，通过跨部门平台共享人类和家禽监测数据，

更有效管理人畜共患疾病[11]。此外，2014年中山

大学陆家海教授在国内成立首个 One Health研究

中心。2016年我国将这一理念纳入国家传染病

防治“十三五”规划，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也采用该

理念防控疫情蔓延 [12]。在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上，

“同一健康”理念通过多部门合作减少兽医和人类

医学及农牧业中的抗生素使用，降低耐药菌株的

产生和传播。在食品安全方面，该理念通过监督

和管理从农场到餐桌的整个食品链，确保食品的

安全和质量[13]。

 2   青藏高原鼠疫自然疫源地概述

鼠疫疫源地主要宿主适宜生境分布面积的大

小及空间的连贯性，直接影响着鼠疫的流行强

度、范围及持续时间。青藏高原位于中国西南

部，被誉为“世界屋脊”和“第 3极”，是世界上海拔

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超过 4 000 m，辐射强度

大，水热分布变化显著。其具有严酷的气候条

件，年均气温偏低，夏季降水相对丰富，地形多

样，涵盖山地、丘陵及高寒草甸等多种地貌。这

些特征为鼠疫耶尔森菌的宿主动物及其传播媒

介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存和繁殖环境，从而对鼠疫

自然疫源地的形成及其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 1754年以来，青藏高原地区已有关于人间

鼠疫流行的记载，该地区是中国鼠疫疫源地的主

要分布区域。地区内已确认存在两类鼠疫疫源

地，分别为喜马拉雅旱獭鼠疫疫源地和青海田鼠

鼠疫疫源地 [14]，总面积达 132万 km2，占中国鼠

疫疫源地总分布面积的 55%以上 [15]。青藏高原

青海田鼠疫源地分布于四川省石渠县和青海省

称多县[16]。截至 2023年底，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

獭鼠疫疫源地覆盖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 118个县（市、

区），总面积为 1038 955.11 km2[17]。自我国开展动

物鼠疫监测工作以来，病例则主要发生在青藏高

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人间疫情连年

不断。2011—2023年，我国共报告人间鼠疫病例

24例，其中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疫源地病例

达 33.33%[18]，病死率高达 54.67%。因此，将该疫

源地列为防控重点地区[19]。

 3   人、动物与环境的互动对鼠疫传播的影响

 3.1    动物对鼠疫传播的影响　“宿主生态位假说”
（Host Niche Hypothesis, HNH）认为鼠疫的分布是

由宿主分布介导的，因此，鼠疫的分布取决于宿

主分布范围的混合，而特定宿主物种的存在可能

会扩大病原体的分布潜力 [20]。青藏高原喜马拉

雅旱獭疫区内有多种动物染疫。据目前统计，自

然染疫动物有 24种，喜马拉雅旱獭为主要宿主

动物，染疫媒介有 12种，主要包括斧形盖蚤和谢

氏山蚤 [21]。青藏高原青海田鼠疫源地区的啮齿

动物包括青海田鼠、旱獭、鼢鼠、鼠兔、根田鼠和

仓鼠，主要寄生蚤则为细钩黄鼠蚤直缘双蚤指名

亚种 [22]。这些宿主动物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内长

期稳定维持鼠疫自然疫源性的基本条件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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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既是鼠疫菌生长和繁殖的环境，又是鼠疫

媒介昆虫的宿主 [23]。当人类进入鼠疫自然疫源

地或与宿主动物及其体外寄生虫（如跳蚤）接触

时，鼠疫菌可能通过叮咬、直接接触或气溶胶传

播给人类，导致鼠疫的发生和流行。而旱獭的分

布主要受地貌、气候、土壤及植被等因素驱动，这

些环境因素进而影响疫源地及其风险的空间分

布和动态变化[24]。

此外，鼠疫杆菌的主要传播途径包括跳蚤叮

咬、直接接触、空气传播和食物传播 [25–27]。跳蚤

叮咬是最常见的传播途径，鼠疫主要通过跳蚤媒

介在野生啮齿动物之间传播，人类偶然感染。而

van der Mescht L等 [28] 研究表明所有跳蚤都可能

感染病原体。由于主要由人为气候变化和生境转

变引起的跳蚤媒介和宿主分布的变化，预计全世

界跳蚤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将上升 [29]。青藏高原

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为跳蚤及其宿主的生存

和繁殖提供适宜环境，进一步加剧鼠疫传播的风

险，仍需进一步深入探究。

 3.2    环境因素对鼠疫传播的影响

 3.2.1   气候　气候通过影响鼠疫的各个组成部分

（包括病原体、宿主和传播媒介）对鼠疫的动态产生

影响。青藏高原位于生态环境敏感和脆弱的世界

第 3极，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是我国气候变暖

最为迅速、变湿最为显著的区域[30]。2011年 Ben-
Ari T等[31] 研究指出，气温、降水量和相对湿度的

变化会直接影响宿主动物和媒介昆虫的生态

位和种群动态。在鼠疫目前流行的地方，气候变

化可能会增加鼠疫暴发的风险，并可能出现新的

鼠疫疫源地 [32]。而连续极端天气可能导致鼠疫

菌克隆群变化，提示应当注意连续极端气候异常

下鼠疫菌变异及其传播风险[33]。此外，人类鼠疫

病例增加率在频域中与南方涛动指数（Southern
Oscillation Index, SOI）和东太平洋海表温度（Sea
Surface Temperature of East Pacific Equator, SST）密
切相关；且在多种时间周期中表现出显著的相干性，

特别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l Nino and 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驱动的气候变化可能对中国的

鼠疫发生起着关键作用[34]。研究还发现，气候变

化会通过影响粮食生产和经济波动，间接推动鼠

疫的暴发。在寒冷时期，粮食价格上涨、消费价

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下降时，鼠疫暴

发的频率增加[35]。

 3.2.2   气温　气温与鼠疫流行呈正相关，且存在滞

后效应[36]。自 20世纪以来，青藏高原气温快速变

暖，近 50年的增温速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 2倍，
为过去 2000年中最温暖的时期[37]。1961— 2020年，
青藏高原年均气温显著上升，增幅达 0.35 ℃/10年，
超过同期全球增温速率（0.16 ℃/10年）的 2倍[30,37]。

当温度适宜时，鼠类能正常发育和繁殖；同时，温

暖潮湿的气候也有利于跳蚤种群的发育和繁殖，

高温干燥则抑制其发展[38–39]。而作为冷血性节肢

动物的蚤，除对环境温度敏感外与宿主本身的温

度差别也有关，进而影响鼠疫菌在蚤与宿主之间

的传播能力[40]。研究显示，11.7 °C到 21.5 °C之间

的温度有利于鼠疫的流行，其中 17.3 °C是最适

合鼠疫扩散的温度，在温度低于 4 °C或高于 26 °C
时，鼠疫的传播显著减少[41]。在全球温室效应背

景下，青藏高原气温呈现上升趋势，可能加速鼠

蚤类的发育与繁殖，进而对鼠疫的静息状态产生

影响，增加了鼠疫再度活跃的可能性。

 3.2.3   湿度　相对湿度对跳蚤的存活具有显著影

响，适宜的土壤湿度有利于跳蚤的繁殖和发育，

可以提高其生存率，低湿度则会导致幼虫脱水死

亡 [31]。同样啮齿动物洞穴中过度潮湿的条件（例

如，相对湿度  >95%）会促进破坏性真菌的生长，

从而也会降低幼虫和卵的存活率 [42–43]。研究表

明，当年相对湿度每减少 1个单位，鼠疫发生的

风险将增加至不减少时的 1.94倍。这表明，随着

当年气候干燥程度的加剧，鼠疫的风险呈上升趋

势 [37]。其次，高辐照度值导致地表干燥，同时因

早春绿化而夏季土壤干燥加剧[44]，这可能会增加

啮齿动物因食物短缺的迁徙，导致与传染性啮齿

动物的更多接触。

 3.2.4   降水量　降水量对鼠疫传播的影响复杂且多

样。鼠疫和降水的波动表现为营养级联假说，降

水通过植被介导的效应增加食物供应，从而增加

啮齿动物的数量和活动，导致风险区增加 [45–46]。

由于跳蚤依赖啮齿动物作为宿主，啮齿动物数量

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跳蚤数量的增加。此外，降水

量的增加也可以提高土壤湿度，为跳蚤的幼虫提

供更适宜的生长环境[47]。然而，过量降水可能导

致啮齿动物洞穴被淹，直接减少啮齿动物和跳蚤

的数量，但过量降水的另一个影响是，由于啮齿动

物、跳蚤和人类集中在同一个避难所，会短暂增加

鼠疫感染人数[41]。自 1961— 2020年，青藏高原年

降水量显著增加，平均每 10年增加 7.9 mm，其中

2016—2020年降水量达到 539.6  mm，比 1961—
1990年平均值增加 12.7%，最高甚至达到降水量

每 10年增加 5～20 mm[30]。Yuan X等 [48] 对青藏

高原鼠疫风险时空变化的生态位模型研究中显

示，当降水量在 411.54～493.64 mm时，鼠疫风险

明显增加。

 3.2.5   土壤　青藏高原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

特性与鼠疫传播密切相关。  一方面土壤的矿物

类型、pH值、温度、有机质含量、含水量、含盐量

和金属元素等因素会影响鼠疫菌的存活率和传

播，同时，不同土壤类型对啮齿动物和媒介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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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与丰度有显著而直接的影响[23，49]。例如，青

藏高原寒冻土的低温、低氧环境，为旱獭创造了

理想的栖息场所[24]。此外，土壤特性还可以通过

影响植物生长及媒介昆虫（如蚤类）的生存，间接

影响鼠疫的流行。而从“土壤保菌说”方面来看[50]，

土壤可能作为鼠疫菌的潜在宿主。研究表明，鼠

疫菌能够在土壤中以寄生或非寄生状态存活，并

可能通过直接接触或吸入受污染的土壤而感染

人类 [49]。2019年 11月 12日，北京确诊 2例由内

蒙古自治区输入的肺鼠疫病例，调查认为是在自

家农场挖土时吸入了带有鼠疫菌的气溶胶而感

染 [51]。那么鼠疫菌是否会以类似的方式感染牧

区的其他动物仍然不明确。如果能确认这一点，

进一步深入了解鼠疫菌在土壤中的存在形式及

其传播条件，将有助于揭示鼠疫的静息和复燃传

播机制。

 3.2.6   植被　鼠疫疫源地的植被在宿主动物的分

布和密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植被类型及其变化

直接影响宿主动物的活动范围、繁殖能力和生存

能力[52]。例如，青藏高原高山草甸因其良好的植

被覆盖、密集的生长和丰富的植物种类，能够支

持更多小型哺乳动物的生存，这与之前研究指出

鼠疫偏好高寒荒漠及其草原类型（如高寒草甸和

高寒灌木）相一致 [53]。旱獭主要分布在植被覆盖

率为 0.60～1.00的高山草甸区域[54]。旱獭的取食

和隐蔽行为依赖于植被的高度和覆盖度，其中隐

蔽的灌木根区能够帮助旱獭躲避天敌和寻找食

物，过于茂盛的植被地下根系发达因而会阻碍洞

穴的挖掘和观察，进而影响其生存繁衍[24]。

 3.3    人类活动对鼠疫传播的影响

 3.3.1   生态系统破坏　随着农田开发、城市扩展

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鼠类和宿主动物的栖息

地受到了极大扰动。人类活动的影响已逐渐超

越气候因素，成为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55]。

自 21世纪以来，青藏高原的高寒草地生态系统

曾一度显现出明显的退化沙化迹象，包括植物

群落组成、结构和功能产生较大变化，毒杂草比

例增加及植被覆盖度下降等特征 [30]。近年来，通

过持续的生态恢复措施，这些退化迹象有所缓

解，一些地区的植被覆盖度逐步回升，草地生态

系统也在逐渐恢复。与此同时，野生动植物种群

的恢复性增长也得到了显著体现 [56]。但部分地

区也出现了草地生态系统退化现象，生物多样

性仍面临挑战 [57]。这种环境变化不仅增加了人

与宿主动物接触的机会，并改变了宿主种群的

分布和密度。特别是旱獭和青海田鼠的栖息地

因建筑和牧场的扩张及草地退化而可能被迫迁

移，这不仅影响了其正常生存，还可能导致鼠疫

菌的扩散。

 3.3.2   人类主动接触染疫动物　青藏高原鼠疫疫

源地面积广阔，染疫动物种类多样，啮齿类、食肉

类和有蹄类动物均可作为人间鼠疫的传染源，主

要通过直接接触传播。旱獭是最主要的动物传染

源，占总数的 71.9%[58]。由于獭皮可制裘，肉油可

食用等具有经济价值，捕猎旱獭成为当地农民的

重要收入来源，且长期作为外贸商品，旱獭皮走

私严重。非法捕猎、饲养和旅游业中展示并投喂

活旱獭的行为，增加了人类接触染疫动物的风

险，尤其是缺乏鼠疫防治知识的外来务工人员和

游客，进一步推动了鼠疫在人群中的传播 [21]。其

次，剥食藏系绵羊和黄羊或接触染疫犬、剥取死

亡的猫、猞猁皮，以及接触病兔等行为，均会引发

鼠疫感染[59]。

 3.3.3   畜牧业的扩展　青藏高原以放牧为主的经

济活动对鼠疫自然疫源地影响较为重要。畜牧业

的扩张往往伴随着牧草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栖息

地的退化 [30]，导致生态环境的不稳定，这不仅影

响了本地野生动物，还增加了家畜与鼠类宿主的

接触机会。旱獭的栖息地与牧区重叠较多，畜牧

业的扩展使得人、家畜与旱獭的接触更为频繁。

此外，藏系绵羊鼠疫频繁波及人间，导致旱獭入

蛰后的每年 10、11月份仍出现鼠疫病例，集中居

住的牧民相互接触机会多，易引发家庭和周围牧

民的感染 [60]。且疫区内牧犬管理存在巨大隐患，

鼠疫自然疫源地内牧犬数量众多，并有食獭、叼

死獭到人类活动区域等习惯，增加了鼠疫跨物种

传播的可能性[61]。

 3.3.4   旅游业的发展　近年来，青藏高原成为越

来越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实施，特别是自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以来，青

藏高原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比以前

便利了许多。尤其是喜马拉雅山脉及周边地区的

吸引力不断增加，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游客进入

青藏高原，人类接触地方性鼠疫和远距离传播的

风险将会增加[62]。由于游客多为外来人群，对鼠

疫防控知识的掌握有限，若防疫措施不到位，可

能导致局部疫情暴发。此外，旅游业带来的环境

压力，如垃圾增加和自然环境破坏，也可能间接

影响鼠类的活动范围和密度。

 3.3.5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青藏高原的经济

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交通网络的完善使得人

类和物资流动更加频繁。这种流动带来了两个问

题：一方面，鼠疫疫源地的物理隔离被打破，使得

疫病更容易跨区域传播；另一方面，车辆和货物

的长距离运输也为携带鼠疫病菌的动物或蚤类

提供了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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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同一健康”视角下的防控策略

 4.1    监测与预警机制　鼠疫是典型的人兽共患

病，其传播链条涉及宿主动物、媒介跳蚤和人群

健康，同时受到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变迁的显著

影响。因此，基于 “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论，鼠

疫监测预警系统是防止鼠疫在人群中传播的重

要保障。该系统需要充分整合现有的监测网络、

生态和临床数据资源，并结合遥感、模型模拟及

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手段[63]。通过监测气候、生

态环境和人类活动等[64]，形成环境–生物–人群的

协同监测体系，及时反映宿主动物密度、媒介指

数及人群活动范围。这种生态监测不仅能捕捉到

鼠疫潜在的暴发迹象，还能帮助识别和分析气候

变化、生态环境变迁对鼠疫流行的影响。而临床

监测通过症状筛查和实验室检测（如血清学检测

和 PCR技术）早期识别感染者 [65]。其次，数据的

实时分析与共享，尤其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
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可识别疫情高发地区，提升

政府及卫生部门的应急响应能力。最后，需加强

国际合作，特别是在跨境流行区域，通过信息共

享提升全球鼠疫预警能力。

 4.2    跨学科协作　在“同一健康”理论的框架下，

多学科的协作使鼠疫防控工作更加系统化和科

学化。通过充分结合医学、兽医学、生态学和社

会科学等领域的力量从根源上控制疫情蔓延，最

终实现保护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健康的目标。

医学方面，依赖早期诊断、疫苗开发和抗生素治

疗，通过快速检测技术和隔离措施降低病患死亡

率，并确保有效的抗生素治疗策略。兽医学负责

监控宿主动物（如旱獭和老鼠）及其媒介跳蚤的

健康，研究其传播模式，控制感染源，帮助更好地

理解和控制病原体的传播路径。生态学研究啮齿

类动物和跳蚤的生态习性，通过分析栖息地和种

群动态，预测高风险区域并采取生态控制措施。

全球变化下高寒生态系统的响应敏感性和适应

性测量应成为生态学领域今后研究的重点。社会

科学则通过健康宣传和政策制定，评估公众认知

和政策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提升防疫措施的

接受度，减少疫情发生时的恐慌。总体而言，医

学、兽医学和生态学关注疾病传播的不同环节，

而社会科学则通过促进公众参与和政策优化，弥

合科学研究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

 4.3    生态环境管理　草原生态系统的健康与鼠

疫的传播密切相关。为此，生态环境管理需着力

保护和恢复健康的生态系统，维持捕食者与啮齿

动物之间的自然平衡，以控制鼠疫宿主动物和媒

介数量。生态环境管理应从人类健康、动物健康

和生态健康的整体视角出发，强调生态系统保护

在鼠疫防控中的关键作用。在“同一健康”理念

下，这不仅是生态保护的需求，更是维护人类健

康的基础。例如，通过植被重建和水资源管理等

措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可以有效减少鼠疫宿

主动物的活动范围；湿地修复则通过增加水体面

积，破坏啮齿动物和跳蚤的生存条件，从而降低

鼠疫传播风险。此外，在高风险地区，恢复栖息

地还能减少人类活动对这些区域的干扰，进一步

降低鼠疫的暴发概率。然而，生态环境管理的成

功不仅依赖于科学研究和政策支持，还需要当地

社区的广泛参与。只有充分结合区域的生态特点

和人类的生活需求，才能在实现生态系统保护与

人类发展和谐共存的同时，切实减少鼠疫传播的

风险。

 4.4    公共教育与社区参与　公共教育与社区参

与是实现鼠疫防控“同一健康”理念这一联动的重

要桥梁。通过提高公众对鼠疫传播机制、症状及

防控措施的认知水平，为人群与动物和环境的健

康互动奠定基础。具体而言，通过讲座、宣传资

料和视频等形式传播鼠疫防控知识，公众能够了

解疾病的传播途径和防护手段，从而减少误解和

过度恐慌。与此同时，社区参与将公众从被动的

知识接受者转变为防控行动的主动实践者，例如

通过志愿活动、社区卫生清理及环境修复，减少

鼠疫宿主动物的栖息地和媒介跳蚤的繁殖空间。

这种自下而上的行动力，不仅提升了防控措施的

执行力，还促进了人类与动物和生态环境的和谐

共存。此外，公共教育与社区参与的设计和实施

需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知识。通过与

社区领导者和传统知识持有者合作，将现代医学

知识与本地习俗相结合，可提高社区对防控措施

的接受度，避免因文化冲突而导致的误解或抵

触。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正是“同一健康”理念多

学科协作的体现，能够更高效地推动人类健康、

动物健康与生态环境健康的协调发展。

 4.5    政策与法规支持　鼠疫防控中的政策与法

规支持是确保防控措施有效实施的基础。同时鼠

疫防控的政策与法规也需从人类健康、动物健康

和生态环境健康的整体视角出发，通过多部门协

作和多层次政策保障构建综合防控体系，实现分

工明确、资源整合和疫情应急协调，确保各环节

有效联动。健全的法律框架是防控的基础，国家

和地方政府应制定涵盖疫情监测、病例报告、环

境治理及公共卫生措施的综合法规，例如《传染

病防治法》，细化鼠疫监测与宿主动物控制的具

体措施，确保病例能及时隔离并得到治疗；同时

通过清除感染动物栖息地和实施消毒程序，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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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疾病传播风险。此外，政策需强化公众教育

与社区参与，通过立法要求宣传防控知识，提升

公众的科学认知，鼓励社区参与环境治理和志愿

者服务，增强政策执行效果。为确保政策实施的

持续性和有效性，应建立监督与评估机制，通过

定期检查和调整防控措施，同时设立专项资金和

激励机制，为疫情监测、环境治理和跨部门合作

提供保障。针对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的

特殊情况，应加强经费投入，改善工作条件，强化

交通检疫并禁止接触或贩运宿主动物，从源头降

低传播风险。在“同一健康”框架下，鼠疫防控政

策通过整合多学科、多部门力量，实现人类健康、

动物健康和生态健康的有机结合，为青藏高原疫

源地的科学、系统和可持续防控提供重要支持。

数据可用性声明　本研究未产生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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